《我们的办公室》系列短剧之九 

性命攸关

（显示器被放在办公桌上，小宁抹了一把额头。新办公室内，家具已经到位，桌上和地上几个纸箱凌乱地堆着。）

小宁：上边动动嘴，下面跑断腿。

（潘媛抱着两个文件夹进来。）

潘媛：赶上搬迁了，不搬也得行啊。

小宁：你看这儿，差不多了吧。

潘媛：哟，时间快到了，公司大会就要开始了，我先过去，你快点儿啊，别迟到了。

（潘媛说完走出门。小宁应了一声，喝口水，电话铃响。）

小宁：喂，哎，是我啊。哦，哎，我们这儿也搬迁了。别提了，哎呀，累呀，我都快歇菜了……

（公司工会活动室内，正在召开职工大会，大会刚刚开始。经理、李小宁、潘媛躲在最后。经理身着西装，拿这笔记本做着记录。潘媛偷偷翻看着一本杂志，李小宁左右打着招呼，拿过别人递过来的口香糖，嚼起来。）

（此时领导在讲活。）

韩总（背景音）：下面请公司领导讲话。

（大家鼓掌。）

公司领导（背景音）：同志们好，今天我主要简要地讲８点，总结一下０３年全公司的工作。

（小宁对潘媛嘀咕。曲艺在旁边织着毛衣。）

小宁：完了，完了，今晚八点见了！ 
（经理对小宁嘘了一下。）

公司领导（背景音）：下面讲第一点 ……
会议室外, 一男子扒着门缝往里看, 正要进会议室的小伙子迎了上去.

小伙子: 哎, 请问您事儿?

男子: 我找王志强王经理, 我有……
小伙子: 我们这儿正开会, 领导正讲话呢.

男子: 我这儿有点急事儿.

小伙子: 急事儿您也得等等啊, 走吧, 走吧, 走吧, 走吧.
（会议在进行）

公司领导:  03年是我公司与时俱进的一年. 我们公司领导和全体员工上下一条心, 认真落实党中央的精神, 在国际和国内的激烈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.
三人均已经睡过去了，李小宁歪在了一边，经理在微微地点头瞌睡。）

公司领导（背景音）：第三点，０３年是我们坚持政治方向，团结奋斗的一年。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放弃了社会主义，就会成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强国！（台下出现了掌声。领导舔舔手指，翻了一页。）……的附庸！（台下出现嗡嗡声，领导清清嗓子。）所以，正确的政治方向是首要的、必要的……

（领导讲活的声音渐弱，）

（特写：领导的嘴一张一合，稿纸一张一张地翻过）

（钟表嘀嗒，时间在流逝。）

（会议仍在进行，李小宁已经睡醒了，专心地玩儿着手机上的游戏。潘援在研究时装设计，经理还在梦乡。）

公司领导（背景音）：今天的大会，是胜利的大会，团结的大会，是展望未来的大会，是与时俱进的大会……

（正在此时，李小宁已脸部变形，高度紧张，不料游戏玩儿砸了，性急之下一拍大腿。经理猛醒，一边跟着鼓掌，一边做点头赞同状，于是在经理带动下，掌声四起。）

（会议开完了。大家站起身，小宁活动活动肩膀和脖子。）

曲艺（背景音）：文艺会演各部门抓紧哦，每个部门派一个人到工会来领票啊。

（韩总这时走过来。）这到哪撮去呀, 这过春节的.
经理: 

韩总：大家感觉今天这会开得怎么样啊？

经理：挺好挺好，这头脑清楚多了。

潘援：嗯，对, 我也新学了不少东西。
小宁：过瘾，过瘾，有张有弛，真是痛快。

韩总：统一认识，统一部署，统一行动嘛。另外，新年的文艺汇演，我们也不能落后呀。

经理：那是，那是肯定的。

潘媛：我们还要得奖呢，给韩总露露脸。

（小宁面露难色。）

韩总：大家都准备准备，找个午餐时间凑一凑啊。
（潘媛、经理、小宁附和着。）
（画面黑。）

（另一天。大家端着工作午餐来到活动室。）

（录音机的按键被按下，音乐响起。）

（潘援首先上场，来了一段手绢独舞。完毕，大家鼓掌。）

韩总：不错，不错, 不错。

经理：小潘你的手绢舞得不错啊！

潘媛（边说边坐下）：哎呀, 不是手绢，是口罩。这个舞啊就是为了纪念咱们战胜了“非典”。
经理：相当不错了，现在演出动不动就几十人的伴舞，太闹腾。还是独舞挺好，挺显水平的。
小宁：潘媛水平是高。不过呀, 现在演出不看水平，跑调的都能当歌星。关键是场面大，每个布景照它几百万花，再安排俩托儿，组织观众统一欢呼鼓掌，那什么效果都出来了。

经理：这么搞法，不是也成“春晚”了吗？咱们还得实在点儿。

韩总：哎, 王经理，李小宁，别贫了, 该你们了。

经理：哎呀早就准备好了。
（经理、小宁互相点点头，随即用筷子打起了点儿。）

经理：打竹板，笑开颜，欢欢喜喜过大年；

小宁：零三年，不一般，从头到尾没得闲；

经理：四下看，不乐观，下岗工人一大片；

小宁：大小贪，忙得欢，资金外流洗黑钱；

经理：要说险，数“非典”，人人提心又掉胆；

小宁：总动员，讲奉献，医务人员冲上前；

经理：歇一歇，擦擦汗，忽然物价往上窜；
小宁：出国的，真开眼，法院都是诉江案；

韩总（忍不住插话）：说好事儿，说好事儿。
经理：说好事，来吧……说好事, 在眼前，“神五”飞船上了天；

小宁：飞得高，飞得远，还撒馅饼和饼干；

潘媛：天上掉馅饼了？哪儿报的？

经理（停下来）：错了，错了？

小宁：没错。这算什么，“神五”上天了，强大了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
韩总（敲敲桌子）：哎哎哎, 你们的节目有问题呀。按要求，每个节目都应该歌颂大好形式，你们演些什么呀？改！
经理：改吧。

潘媛：哎, 韩总啊，您不是还有传统段子京剧“苏三起解”吗?
大家: 哎, 唱一个啊……
（大家鼓掌。韩总也不推辞，自负站起身。示意大家停止，拿好架势。）

（音乐响起，韩总开始了一段“苏三起解”。）

韩总（唱道）：“苏三离了洪洞县，将身来在大街前，未曾开口心惨淡，过往的君子听我言。”

小宁（对经理嘀咕）：我看韩总也有问题啊，怎么就喊上冤了？

（此时，韩总唱罢四句词，亮相）

经理、小宁：好！

（大家鼓掌。）

（此时门开了。一位男子探头探脑推门进来。）

男子: 请问……
小宁：哎哎, 您找谁呀?
男子：王志强, 王经理在吗?
经理: 哎我是, 什么事啊？

男子：王经理, 您叔叔是拆迁办管事儿的吧？我想请您帮着给带点儿东西。

小宁：哟，搞腐败都搞到这儿来了。

（韩总皱起了眉头。）

经理：哎, 我叔叔不收的礼，你说我能帮他收嘛？（转头对韩总）这哪的事儿啊！
男子: 不是, 那个……
小宁（对一旁的潘媛嘀咕）：老实人哪，送礼都直来直去的。

男子：您看您就帮个忙。

经理：那也不能乱来啊，我可是从不收礼的。

男子：不是, 王经理, 要不您给带个话儿也行？

经理：可以？！可以什么呀，没的商量，没的商量。
男子: 您看, 王经理……
（男子被尴尬地哄出。）

（画面黑。）

（第二天。）

（办公室内，大家正在办公。小宁坐在经理桌子前，经理把一个文件夹还给小宁。）

小宁：昨儿闯进活动室那家伙真有意思，没追你们家去吧？
经理：甭提了。硬把我给堵在楼下了，最后还是把我堵住了。

（潘媛路过听到了，不由搭了话。）
潘媛：唉, 真够有毅力的！就为送礼呀？

经理：咳, 人家是有难处啊。家给强制搬迁了，祖房给扒了。昨晚上说的是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就差点儿给我跪下了。
潘媛：这是干嘛呀？

小宁：得了吧，要不是上访无门, 也不会这样啊。
潘媛：哎, 据说为了迎奥运，北京拆迁十万户，牵扯三十万人，又不是他一个，不是有补偿吗。
经理：那是象征性的。
小宁：那位被拆的不是祖房吗？不会太差吧？

经理：什么呀。他们家祖房手续不全, 被定为违章搭建，一分钱没有，还受人威胁。可怜哪！

（小宁似乎意识到了什么。）

小宁：经理，不是你动了好心，答应帮忙了吧？

经理：嗨，坏就坏在这了。我也没料到这么复杂呀。
潘媛：怎么了？

经理：你想啊，那强拆就是明抢，还有警察帮忙，上面撑腰，谁动得了啊？回去一提，我叔叔就怪我管闲事儿, 还骂了一顿。他都不想干了，做孽呀。
小宁：咳, 强制拆迁是全国性的，老百姓都在骂，可谁也没有办法呀。
经理：真难办，再见人家可怎么说呀。

潘媛：李小宁, 你帮着劝劝，让他想开一点儿，平时你那么能说。
小宁：先等等，不会是有诈吧，没见过大小伙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。这年月骗子忒多，下回他要来，我先诈诈他。
（画面黑。）
（1天， 韩总和大家围桌而坐)

韩总: 大家都回去想想, 今天就到这里吧.

经理: 哎, 听说了吗? 我们原来的办公大楼已经爆破掉了.
小宁: 哎呀, 支持奥运嘛.

潘媛: 哎, 这地方好, 离着地铁近.

(男子推门而入，经理赶紧迎上去。）

男子：王经理，您费心了。您真是个大好人，说实话, 见到您之前，我死的心都有。

经理：哎, 我先接个电话。
男子: 行行行行行.
（此时，忽然经理电话响了，经理急忙去接电话。）

（小宁站起身。）

小宁：你那情况啊比较复杂些。
男子：其实一点儿都不复杂，我出差才两天的工夫，家里祖房就给扒了，别说钱了，连个说法都没有。 
潘媛（对一旁的韩总嘀咕）：是被强制搬迁的。
小宁：您啊先别急。这种问题很现实，其实啊全国很多地区都有。
男子：但是您……大过年的，总不能让人住大街上吧？

小宁：唉, 如果需要，住大街也没什么。赶上了呗。
经理（打完电话回来）：你这问题真……真的很难办哪.

小宁：其实我们经理根本帮不上忙，逗你玩儿。
男子：你！算了，我再去趟拆迁办，大不了是个死。
小宁：别老什么死啊死的，见多了, 吓唬谁呀。有种死这儿我看看。

（男子解开衣襟，露出腰间捆着的大雪碧瓶。一手摸出一个打火机。）

潘媛：气油？

（此时，男子开始液体洒在身上。）

韩总（倒吸一口冷气）：自焚？！

小宁：哎，怎么着哥们，玩真的？

（删：小宁：不会吧？咱们可都不认识，跟我没关系，咱可没冤没仇。）
经理：别，别，有话好商量，有话好商量。
男子：说什么呀，还有谁听我说呀。
（韩总突然感觉不支，潘媛冲上前扶住韩总。）

潘媛（大叫）：哎呀，不好了，韩总犯病了！

（一转身，趁别人不备，韩总嘱咐潘媛。）
韩总（小声低语）：快去报警。

潘媛：（明白过来）我去拿药，我去拿药。

（潘援旋即跑开。经理、小宁把韩总扶到椅子上。）

（潘媛忙乱中拿起电话。）

潘媛（小声地）：喂，我们这有情况。哎呀，爸，怎么打你这儿来了？！
（潘媛拿来了药，一阵忙乱，韩总总算缓了过来。大家松了一口气）

韩总：你哪个单位的？！ 
男子（一屁股坐在地上）：我还豁出去了!
（大家听罢，愣住了。）

小宁：别、别。有话好商量。 俗话说，虱子多了不咬，债多了不愁，死猪不怕开水烫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这好死啊不如赖活着。啊，你们家那祖房是给扒了……，这，这什么世道啊！这个……
（男子的目光使小宁住了嘴。）

小宁（吸吸鼻子）：哎, 咱们有话咱慢慢说，能不能先把您那火儿收起来啊？

（男子低头看了看手中的打火机。）

经理：冷静点。我们都是上有老，下有小的人哪，人心都是肉长的呀。

小宁：是啊，大家都不太容易啊。这个, 其实我也可怜的，上有老……下还没有小呢。这个,怪就怪我，啊, 刚才我确实是不太客气，您消消气，算了吧。
男子：这种话我听多了，事儿没落在你们头上。
（小宁一下没了脾气。）

（经理低头沉思了一下，微微点点头，若有所思地走前一步。）

经理（深沉地）：你我都是年纪差不多少的人，都有想不开的时候。我也有比你还傻的时候。记得那是个秋天……

男子：还扯什么秋天，说解放前得了？
（经理转身一咧嘴，朝小宁使个眼色。）

（小宁走前半步。）

小宁：朋友，难道你心中就没有爱吗？要珍惜自己的生命，也要珍惜别人的生命啊。

男子：我也不就是为了我老婆孩子嘛？
潘媛：那你想想，你死了，谁为你老婆孩子说话呀？
韩总：你，你这样做简直是在给国家丢脸！

男子：我倒丢脸了？那拆我房子的人就不丢脸了？

（大家被问住了。）
潘媛：对，我看要怪啊就怪那些贪官污吏，不顾老百姓死活。

小宁：不是说啊，这处级以上干部挨个枪毙兴许有冤枉的；这隔一个毙一个肯定有大把漏网的啊。

（此时小宁突感语失，慌忙看看韩总。）

小宁：嘿嘿, 韩总，您不在里边。
小宁(转身对男子)说: 嗯, 能不能让我们先过去啊.
男子：其实我今天也不是冲着你们来的，既然赶上了，就帮我做个见证吧。
（男子说着指着王经理。）

经理：怎么个见证呢?
男子：我要用我的死来唤起社会的注意，也为我老婆孩子讨个活路。

经理：错了，你以为能帮老婆孩子，你要好好想想，自焚就那么容易吗？

男子：你什么意思？

经理：这么跟你说吧。你一死了之，你们家的祖房还会再给你盖上吗? 你的老婆孩子就更没人管了？ 
潘媛：弄不好是一家人的命啊！

小宁：要是点了火没烧死，就更麻烦了。这皮开肉绽，痛苦不堪不说，治好了也是一身癞疤呀，太可怕了。

韩总：不止啊。没死也得判你好几年，这叫扰乱社会治安。

潘媛：拆人房的倒是都没事儿。

小宁：嗨, 苦啊。
韩总（语重心长）：苦？别说你这个，三反、五反、四清、反右，再加上文化大革命，不都活过来了吗？

经理：是啊, 是啊. 要不今天我看就到此为止，你的事儿我再帮你问问。要不……你先回去。
男子（面无表情）：回哪儿去啊？！反正没指望了，还不如在这儿一了百了。（大家不由都垂下眼帘。看来事情真不好办了。）

韩总：年轻人，我劝你理智些。别说自焚了，到天安门跳金水桥怎么样，不是没有人干过，没用！
（韩总的话似乎一下点醒了经理和小宁。两人不由对望一眼。）
小宁：好吧。既然你决心已定，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。不过,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知道自焚高手怎么做吗？
（男子一愣，不知所云。）

小宁：自焚的高手，人家的火是要起得猛、起得大，不但毫发无伤，在国际上还要引起轰动。人没损失，事儿也办了，您, 行吗？
经理：说的是啊。可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就像你，实在，火一点，腿一蹬，爱谁谁了，那还不白给了吗？高手自焚，都是有策划的。
（男子茫然，不知二人所云。）

经理： 2001年年初天安门广场那场自焚你知道吧，看看人家，那才是高手的设计呢。

小宁：是啊。天安门，那是什么地方？这便衣比游客还多。人家从从容容坐那儿，拎上汽油点上火。这一般人能做到吗？

经理：人家能把自焚做成，是要有背景的。我问你，你公安局里有人么？

男子：你什么意思？

小宁：什么意思？那时候还没见过警察背灭火器在天安门巡逻呢吧。人家这儿火一起，几秒钟之内几个灭火器到位，把火给扑灭了，您成吗？
潘媛：还真是。那男的衣服都烧烂了，头发一点儿没事儿，警察动作还真快。

经理：而且新闻记者也准时到位，从最佳角度拍摄，然后发往全世界。我看哪, 人家不仅仅是在公安里有人啊，新华社里也有人哪，不简单哪。这一点, 老兄, 你差远了吧？

（男子低下了头。）

男子：那，我连死的路都没了吗？
潘媛：其实你想想，就算我们不拦你，你今天如愿以偿了，记者也来报道了，你的目的能达到吗？

韩总：年轻人，自焚是给大好形势抹黑呀，是跟主旋律唱反调，你想, 那报纸能为你说话吗？

经理：往轻里说，你抛妻弃子是不仁，你逃避压力、报复他人是不义，不仁不义人所不齿；往重里说……唉！你几时见过“我们党”说它犯错误了？什么时候它不都是“伟大光荣正确”吗？ 
小宁：你以为是个人，就可以随便坐这儿自焚哪？
男子（面露惭愧）
（此时，分局的钱姓警察走了进来。男子连忙把雪碧瓶用衣服盖住。）

潘媛：哎呀, 太好了，警察来了！

警察：分局的，姓钱。谁自焚哪？活不耐烦了？

（李小宁以眼神示意）

警察：哦, 你呀，赶时髦啊？是流行自焚怎么着？为什么呀？

经理：强制搬迁，祖房给扒了。

警察：就这事儿啊。知道该判你几年吗？
（忽然警察的手机响了起来。）
警察：喂，是我，马上来。

（警察接完电话，转身向门外走。）

警察：你啊, 趁早给我起来啊, 该干嘛干嘛去，少给我添麻烦。

韩总：你别走啊, 我们这儿还没解决呢。

警察：不是没点火嘛。警察又不是吃闲饭的。过年是敏感日，看着那些法轮功不让他们出门才是头等大事儿，哪有时间管你们这些破事儿。
（警察说完出门。大家面面相觑。）

小宁：你看看，怎么警察就这态度？简直不把人命当回事儿。
潘媛：您还是起来吧。警察都不管了，自焚还有什么用啊？

（男子一时找不着台阶，不知该如何收场。）
（此时，中新日报的记者华山进屋来。脖子上还挎着照相机，进屋躲在门边，一边一通乱照，一边随时准备预防不测躲出门。）

华记者：别紧张，我是中新报大记者华山。我来帮你伸张正义来了。请问为什么自焚哪？哪年开始练的？想不想圆满升天哪？
（大家愣住了。）
（还没来得及有人答话，一女子冲进屋来。）

女人：好啊，你！你算个男人吗？ 嫁你真是嫁错人了！你死了我们怎么办？

男人：你给我、你给我回家去。

女人：家？哪还有家？告诉你，给你三分钟，要不然，有你好瞧！
（说完女人冲出门。记者华山也跟着冲了出去。）

经理：咱们可别让人给利用了，搞不好你这罪名还挺大的。我还是那句老话，见好就收，咱们就当什么事都没有，说不定以后我们还能成为朋友。

小宁：啊，对呀，人都说，大丈夫能屈能伸嘛，起来吧。

（男子低头不语。）
（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阵沉默。只有钟表滴答作响。）

（忽然，记者华山又冲了进来。）

华记者：不好啦，不好啦，楼下有人要自焚！
韩总：谁呀？

华记者（一指男子）：是他太太。浑身浇汽油了，让你马上去见她。快呀！
（大家“啊”了一声。）

（男子忽地从地上站起来。）

男子：她还反了？她以为自焚那么容易吗？是个人就能自焚呀，简直是胡闹嘛。
（男子一下把雪碧瓶扔给小宁。）

男子：你们都别紧张，我能劝住她！（一转身）老婆——！
（说完，男子随华山冲出门。）

（本集完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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